
今日烟台
C12 ■编辑：魏衍艳

■美编/组版：夏坤 ■2011年12月29日 星期四

本报记者体验淘粪工异于常人的苦脏累

这活不好干，理解就是支持
文/本报记者 侯艳艳 片/本报记者 赵金阳

清晨5点，街上静悄悄的，大多市
民还沉浸在睡梦中，而芝罘区环卫处
的6名淘粪工早已到岗了。一把长柄
舀勺、一条扁担、两只粪桶，是他们手
中必备的三样工具。

为了体验淘粪工的工作，5点半，
记者跟随淘粪6人组，来到珠玑村。开
始挨家清理旱厕。在胡同深处的一处
旱厕，淘粪班的班长王电庆轻轻移开
旱厕口上的石板，顿时一股刺鼻的恶
臭味扑面而来，记者下意识地捂住鼻
子后退了三步，一阵作呕。王电庆却
没有丝毫反应，笑呵呵地对记者说：

“我刚干那会儿，也吐，过了20多天才
适应。”

只见王电庆熟练轻巧地用长勺
把粪便从池里一勺勺地舀出来，倒进
粪桶。记者从3米外深深吸了一口气，
鼓足勇气靠近粪池想体验一把。

带上胶皮手套后，王电庆把长勺
交给记者，记者双脚站在离粪池一米
远处，伸长胳膊把长勺放入池中。王
电庆见状说：“身子要靠近粪池，身板
挺直，手要用力。”得到指导，记者靠
近粪池，屏住呼吸用力一舀，慢慢将
勺柄向上提，快要提到池口时，没想
到舀勺却不听使唤变了方向，用力舀
起的粪水有一半流入池中。幸好王电
庆及时补救，帮忙调整了一下，这才
顺利将半勺粪水倒入桶中，王电庆
说，一定要小心，稍不留神粪便就会
溅身上。

第二次，记者吸取教训，先将勺
口方向对准粪桶，费了不少力气将一
勺粪水倒入了桶内。如此反复了三
次，一只粪桶还未装满三分之一。此
时，记者看到其他几位师傅已经装满
了两大桶粪水，挑着扁担向机械粪罐
车走去。

“装满两只桶要80斤，你个小姑
娘挑不起来，还试吗？”王电庆说，虽
然恶臭引得记者阵阵作呕，但来体验
就要亲自试一把。

王电庆迅速将两只粪桶各装了
半桶粪水，记者蹲在地上，将扁担搭
在双肩上，在王电庆的指点下两手攥
住左右两侧的长绳，慢慢起身。肩上
挑的担子大约有四五十斤，向前挪步
十分费劲，走了两步，记者放下担子
调整了下，过了约半分钟重新起身。
这次，在重担压力下，记者摇摆着身
子向前走了两三米就喘着粗气再次
放下担子。反复起身挑担子几次，才
走了大约十几米。

王电庆紧跟记者身后，看到记者
气喘吁吁的样子，他说：“还是我来
吧，这活你干不了。”王电庆挑起担
子，返回池口，把两个粪桶装满后，重
新挑起担子，有节奏地朝百米外的粪
罐车走去。

6个人负责780个旱厕，只有大年初一放一天假
51岁的王电庆是淘粪班的班

长，在淘粪岗位工作了30年。他
告诉记者，珠玑村是目前烟台市
区旱厕数量最多的片区，全村共
有大小旱厕780个，他们这个班六
个人就负责清理这些旱厕。

在装满两桶粪桶后，记者跟
随王电庆走近粪罐车，只见他用
双手举起粪桶，将粪水倾倒进车
里。53岁的王培国紧随其后，将两
桶粪水倒进车罐里。“我们这活是
臭了一人香了千家。”王培国幽默
地说，为了不影响居民生活，他们
在大多人还没上班前，就已经下
班，很多城里人甚至不知道他们
的存在。

“比方我吧，每天夜里2点半就
起床，骑自行车一个半小时大约40

里路来上班，上午10点多就能回到
家。”王培国说，由于下班时间早，
有村民以为他赶早市做买卖。

王培国挑着空桶边走边说，别
看现在我们走得自在，一到雨雪
天，摔跟头可是家常便饭。王培
国说，前两天下雪，他们挑着扁
担在路上走，几乎每人都摔过跟
头。“粪桶甩到地上，粪水流到地
面，身上沾满了粪水。这种情况
下，如果身体没受伤，找个地方
冲一冲，还得继续干活。”王培国
说，每天清理二三百个粪池，少一
个人就多不少活。“我们队里6个人

年龄都50多岁了，大家没有特殊情
况，都不会请假。”王培国说。

58岁的孙京国是一名正式淘
粪工，从事淘粪工作已有37年，尚
未退休的他由于体力消退，清洁
队安排他检查全区3个淘粪班工
人的出勤和打扫情况。孙京国
说，上世纪80年代初，市区的淘
粪工队伍最大时人数有200多人，
随着城市建设发展，市区现在仅
剩16名淘粪工。“大多淘粪工退
休，旱厕少了，人手却紧张起
来。”孙京国说，一年365天，淘粪
工只有大年初一放一天假，其余
364天都坚守在岗位上，不少正式
工已经攒了好几年的年假。

胶皮手套两天换一副，每天要挑90担粪水
6点40分，第一趟粪罐车已经

装满，淘粪师傅们放下工具，坐在
路边，几个人分抽一包烟。班长王
电庆摘掉手上磨损严重的胶皮手
套和套在里面的线手套。“这个胶
皮手套，两天就要换一副。如果不
套上两层，手会磨得很疼。”王电
庆说。记者仔细打量他们的手，粗
糙的手上长满老茧，像是岁月在

树木上留下的痕迹。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工作，每个

人的工作服上都沾了一些粪渍，
班长王电庆的工作服右肩处被打
了一圈圈的补丁。王电庆说，挑担
子把衣服磨破了，就在肩上贴几
层结实的布料，缝补起来，磨碎了
再贴，一年要缝补好几次。

“粪罐车把粪水运到南郊的

粪便集中处理中心，来回大约要
40分钟。”王电庆说，一早晨要装2-
3车。他计算了下，珠玑村目前共
有780个旱厕，3天清理一遍，6人平
均每天要清理260个旱厕，每个旱
厕平均要挑两担粪水，这样一个
淘粪工每天约挑90担粪水。一担
粪水按80斤来算，他们每人每天
要挑3 . 6吨粪水。

“这活不好干，大家的理解就是对我们的支持”
在记者跟王电庆装满粪桶走

向粪罐车时，迎面走来一名六七
十岁的老人，他身后跟着一个七
八岁的小男孩。小男孩闻到刺鼻
的气味，捂着鼻子，迅速跑出了几
十米。

“来干活了。”老先生跟挑粪
的王电庆打了个招呼。王电庆说：

“这个活很脏，一些人见了他们恨
不得躲得远远的，唯恐粪水溅到
身上。但在这个村干了3年，不少

村民见了他们会主动打招呼，这也
让他们感到自己存在的价值。“毕
竟都知道这活不好干，大家的理解
就是对我们的支持。”王电庆说。

在第一趟粪罐车装满运到南
郊的粪便集中处理中心，淘粪工
能坐在路边休息一会儿，和王发
松的宠物小黑小白玩耍。一名骑
着自行车的中年妇女用方言冲着
几名工人大喊了两句，埋怨淘粪
工在家门口滴下了点粪水。

“天黑时干活，可能从桶里溢
出点粪水，偶尔也引来居民的埋
怨声。”孙京国说。“大部分人还是
理解支持我们的，有时在居民家
门口干活，居民会主动走出门，说
声‘谢谢’、‘辛苦了’。”王电庆说。
此时，珠玑村的村民老王从淘粪
工身边走过，他告诉记者：“如果
没有他们，我们可能没法在这里
生活了。”老王的话语中透着对淘
粪工的感激。

家人挺支持

有这样一群人，每天清
晨，当市民还沉浸在梦乡时，
他们已经出现在粪窖旁，默
默地干着人们惟恐避之不及
的活——— 淘粪。

如果没有亲身体验，你
很难想象，在我们这个高楼
林立的城市里，还有一群每
天 都 要 与 恶 臭 打 交 道 的
人——— 淘粪工。

每人每天要挑3 . 6吨粪
水，6名淘粪工人负责了780个
旱厕。

面对的是阵阵恶臭，换
来的是万家方便。近日，记者
走近这群每天与恶臭打交道
的人，体验了一把临时“淘粪
工”。

记者体验：

恶臭直往鼻里钻
污物随时溅身上

①①
①每人每

天平均挑90担

粪水。

②由于村

里光线太暗，再

小心有时候也

不免摔倒。

③行人经

过，都捏住鼻

子，而淘粪工每

天都要面对恶

臭。③③②②

日复一日的淘粪工作，在他们
的肩膀上留下了明显的印记。

年龄最大的淘粪工

已经60岁了

在淘粪工中，有一位年纪偏
大、身体瘦小的老工人。他叫王发
松，是队里年纪最大的淘粪工，已
经60岁。王发松10年前从潍坊来到
烟台，做淘粪工已有9年。老人两条
蓝色的裤腿已经沾上粪渍，他告诉
记者，一个粪池就要来回挑两三次
才能清干净，每天来回挑上百担，
要说身上没有粪渍是不可能的。

王发松在珠玑村租了个房子
住，每天早晨，与他一同出来的还
有他喂养的两条小狗——— 小黑和
小白。不论刮风下雨，小黑和小白
总是跟在他的身后，像老人的护身
使者。“即使我摔倒沾满粪渍，它们
也没嫌弃过，守在我的身边。”王发
松老人摸了摸温顺的小狗说。

8点5分，200多个旱厕已经清
淘完毕，六人也完成了一早晨的辛
苦工作。当他们收拾工具走出街巷
时，恰碰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走出
家门去上班。

从清粪的街道直向北走二三
百米，就来到王发松租住的小院。
王发松的妻子已去上班，20岁出头
的小女儿休班在家。“每天回家第
一件事就是换下工作服清洗，家人
也从没嫌我干得活脏，就是担心我
累坏了身体。”王发松说着，在一间
堆放杂物的小屋里换下工作服扔
到洗衣机。

此时，小女儿走出房间，告诉
记者，爸爸这活工作时间短，但劳
动强度较大，年纪大了有些吃不
消。“顶多干一两年就让爸爸退休
了，我们来养他。”懂事的小女儿
说。随后，忙碌一早晨的王发松开
始张罗起早饭，一碗葱花鸡蛋面。
告别老王，记者走出家门，闻到了
从厨房里飘来的阵阵饭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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